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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岳祥咏物诗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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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舒岳祥咏物诗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具体物象纷繁复杂，将其归纳为就物写物、借物抒情、托物

言志、咏物喻理四种类型。舒岳祥咏物诗大多寄托遥深，在咏物中寄寓个人遭际及家国之忧。对海宴河清

的真诚呼唤和殷殷期盼，对各类奸佞小人的批判谴责，雄心壮志与怀才不遇的深刻矛盾，对理想人格、高

尚道德操守的追求与坚持，都是其咏物诗重要的情志内涵。舒岳祥咏物诗在艺术上达到较高境界，这得益

于诗人对意象、象征、用典等各种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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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岳祥（1219-1298）字舜侯，一字景薛，

又字东野，宋台州宁海新宁乡阆风里（今宁波宁

海香山牌门）人，宋亡不仕，教书授徒，为天台

三宿儒之一，人称阆风先生。舒岳祥是宋末元初

一位著作颇丰的诗人，所著诗文凡二百二十卷。

就诗歌方面，舒岳祥仅有 850 余首诗歌存世，基

本收于《阆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版）中。 

一 

舒岳祥一生热爱自然，也热爱生活，他善于

将天地之间的风云雨雪、草木虫豸，以及日常生

活中的柴米油盐、物件家什作为诗材来专门吟

咏。这一类咏物诗歌是舒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解读其思想感情的一把钥匙。 

按照咏物诗的标准，笔者从存世的 850 余首

舒诗中，清理出 180 首咏物诗，并归纳出三个特

点：其一，舒岳祥咏物诗数量颇多，逾现存舒诗

总量的 20%。其二，舒岳祥咏物诗种类繁多，

涉及 7 大类（除合咏外）、100 多种具体物象。

其三，舒岳祥咏物诗中，植物类中的咏花诗、动

物类中的咏虫诗最为突出。 

二 

舒岳祥咏物诗数量众多，情调不一，主题各

异，可分为就物写物、托物言志、咏物喻理、借

物抒情四种类型。 

就物写物一类占的比重虽不多，但也生动反

映了诗人热爱自然、善于观察的品质，以及擅长

用诗笔刻画描绘事物的才能。 
借物抒情一类的咏物诗，既有心物浑然一体

的，也有以外物为内情触发点的，通过对形形色

色物象的吟咏，表达了其在不同情景下的情绪情

感，真挚而富有感染力。如《十月十八日闻雁》

一诗，乃秋季夜闻雁声而作，借着北雁南归，串

连起江南和漠北两个时空，“共说江南旧来处，

还思沙漠远行程”，诗人在雁声中寄托的分明是

其对国事的殷殷关切和隐隐悲情。 

舒岳祥的咏物诗惯于托物言志，来表达自我

的理想、抱负、气节、操守。如《金线草》一诗，

诗人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挖掘出生长在幽僻之

地、徒有“金线”之名而无用武之地的金线草，

在其纤弱形貌下，具有凌霜傲雪的气节和操守。

还有《赋水仙花》《次和杨中斋读阆风菊谱因觅

本植斋前韵》《咏鸂鶒》《蜜蜂》等咏物诗，有

不与桃李为伍、只将素颜伴红梅的水仙花，有不

贪图富贵荣华、只为晚节留香的菊花，还有与野

鹭品格迥异、伉俪情深的文禽鸂鶒，以及寒冬之

下、敢近梅花的蜜蜂，这些物象都传达出诗人内

在的人格操守和精神气节。 
在《咏佛见笑》《咏密囿花》以及《宝相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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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3 首咏物诗中，诗人突出了所咏对象美丽的花

容以及带刺的特性，通过吟咏这些带刺的花朵亦

表达了不媚俗的坚贞和不示弱的勇气。 
还有的咏物诗表达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民生疾苦的同情。 
借物喻理需要运用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方

式，在对事物、现象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再经过

内在理性思辨、逻辑加工之后得出其本质。此类

物象在表现特征上，需要哲理性和象征性并具。

“故知天理随机缘，亦本诗人起兴来”（《咏紫

荆花》），就道出了舒氏借花起兴喻理的心怀。

如《幽疥》一诗，不乏幽默感和乐观主义精神，

虽然最后揭示的是无为、隐忍之理。后三类在舒

岳祥咏物诗中可谓是占了最大的比例，这是分析

其咏物诗内核的文本基础。 
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

敏感纤细的独特个性，舒岳祥的咏物诗大多寄托

遥深，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情志内涵。如七言绝句

《虞美人草》中的虞美人草与其说是吟咏具象

的花草，不如说是作了诗人感叹历史兴亡、

人生命运起伏多变的一个抒情对象。但与同

题的 280 字长诗《虞美人草》相比，尚显单

薄。《虞美人草》长诗由项羽火烧阿房起，

至楚汉争霸中项羽失势，虞姬生死相随，后

化为草，诗人长歌以遗之收束。但全诗自有

其内在逻辑，而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

诗歌中间运用了类似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

一边是在叙述历史事件，一边又闪回到后人

的传说。后又继续叙述历史事件，但同时又

提出“但疑此事史无书，项王溃去姬何如”

的疑问，诗人用自己的推测来填补这段历史

记载的空白：“只应歌罢王自走，不为虞兮

一回首。死耶禽耶两不知，流传想象寄花枝。”

在诗末，诗人还联想到了蜀王杜宇化为杜鹃

的典故，慨叹人生变化难料。在《雪村闻鹃》

“故国亡来身已非，千年犹诉不如归。参天

古木魂迷路，谁与黎侯赋式微”中，也抒发

了类似的情感。 
诗人还有一首《杜鹃花》，其中“我今

流涕杜鹃花，为是此禽流血溅。嗟哉杜宇何

其愚，万事成败皆斯须”四句，道出人生际

遇瞬息即变，难以把握之之慨，由眼前花景，

感时伤怀，有一种历史的苍茫感和个体漂泊

无归处的伤感。 
在舒岳祥笔下，“虞姬草”和“帝蜀花”，

这两种被赋予古老的历史传说和承载着辛酸

故事的花草，承担起了抒情客体的重要角色。

在战争硝烟四起，局势混乱动荡的易代时期，

诗人舒岳祥将目光投注在这两株生长在四野

的平凡花草，联想民间传说中它们的不平凡

过往，在苍茫的历史年轮的旋转下，喊出了

“人生变化那可料，蜀王曾化为子规”“虞

死不怜王土葬，帝王岂为儿女仁”的慨叹以

及乱世漂泊之下“何必看花与听鸟，老夫日

日自思家”的渴望归宿、安定的心理。 
除了借花草咏史叹今，舒岳祥咏物诗中不乏

歌咏稻花、麦花以及桑花这些带有农味的诗作，

如《稻花桑花》《评花》等，诗人的审美与民

生视角紧密联系，“稻花花中王，桑花花中后。

余花皆嫔妃，以色媚左右。”在诗人的笔下，

岁月静好的标志是“麦田望有秋，桑叶行可

掇”的景象。 
诗人个体在鼎革易代中的漂萍流转仅仅是

乱世广大平民百姓一个缩影，由此不难管窥斑见

浙东人民在异代的波动中，遭受了多么巨大的苦

难！除了在民族大义上，要经受“川逝痛陵迁，

春深悲国破”的黍离之悲，还要忍受“多少当时

似玉人，埋没沙场随塞草”（《绿萼香梅十

树……》）、“狐狸有屋尔得居，室中居人今在

无？或言白骨如白雪，雪亦有仁遮白骨”（《春

雪》）这样惨绝人寰的死别之痛；即使是在乱境

下，保存了生命，还要忍受剥削、流离、饥饿之

苦。乱世民生之多艰在诗人笔底就这样真实地展

现着，震撼着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读者。 
舒岳祥对梅花更是情有独钟，近百首吟咏花

木一类的诗歌中，以咏梅诗居多，总计有 16 首。

诗人笔下的梅花不仅是自然之花，更是诗人自我

人格的写照。其《对红香梅》小诗中，白茫茫的

一片雪地里，白头老翁把酒对着红梅，不求颜色

的形似，但赏风致的相同。《解梅嘲》中，诗人

与梅花进行了一番对话，这其实是对自我灵魂的

一个坦白交代。屋角的梅花嗔笑我为异代之民，

我语梅花勿要嗔笑，时过已境迁，我承认自己“难

学夷齐饿首阳”，只能“聊效陶潜书甲子”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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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诗，诗人已超越了第一首诗中纯以梅自况之

境。诗末指出，与那些能够“临危不死稳藏身”

的“横金拖紫客”相比，抱志守节的诗人宁愿选

择“头白空山与鬼邻”。诗人咏梅，不仅直接宣

示着个人的情趣爱好，也被视作人格的投射，证

示着道德的情操，从其本质来说，是在比德思维

的轨迹下，透射出花卉审美崇尚义理、美善相兼

的文化精神。 

舒诗的比德思维在其他咏花诗中亦有着鲜

明的表现。如《咏佛见笑》《咏密囿花》以及《宝

相花》这三首咏花诗中的所咏之花，都是带刺的

花朵，象征着不媚俗、不示弱的坚贞。在这种美

学传统和审美语境下观照舒诗，不难发现诗人的

理性精神。诗人在比德的同时，还大量使用类比

以及对比手法，如《赋水仙花》等诗作。 

舒岳祥的咏物诗中还有一部分是以小动物

为主角的寓言诗，如五言长诗《促织叹》、七言

长诗《蜜蜂》以及组诗《十虫吟》《续十虫吟》

等就较为典型。托物寓意的传统在唐代得到了回

归，而宋末舒岳祥的部分咏物诗则在唐诗基础之

上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从寓言诗学的角度

考察这类诗歌，不难发现诗人静听虫吟声声，刻

画众生群相。诗人借“避债夫”“水走马”“天

水牛”以及“蝌蚪子”讽刺了混迹者；通过刻画

“促织儿”“转丸蜣”“蛀地牛”，以及“啮桑

羊”讽刺了善营者；也借“攛梭子”之类微虫，

表达对善类露死的深深同情。 
此外，诗人还对形形色色的担当有为者表达 
 
 

了同情和赞赏。这类诗歌带有寓言色彩，象喻性

突出，达到了感性形象与抽象寓意的统一。 
诗人借咏物抒发心中之情，胸中之臆；且所

咏者小，所托者大。舒岳祥《绿萼香梅十树，咸

淳间自内园买归，乱后尚存对之感叹》诗，颇为

动人。由诗题中的“乱后尚存对之感叹”观之，

尚存的其实何止是梅，站在梅前的诗人不也是劫

后余生者吗？当诗人面对的并非是山野平常草

木，而是从“内园”购置的绿萼香梅时，笔触间

流露出来的感慨就不单单是针对小我了。“缟衣

黄里绿云跗，仙家结束来天隅。承平故态今尚尔，

流落空山成叹吁。”通过比拟的手法对这高雅的

梅花极尽描摹刻画之同时，诗人也不禁叹吁“多

少当时似玉人，埋没沙场随塞草。”这是对沙场

上马革裹尸者的遥祭；“杳杳宫车去不回，上林

雁过无书到。”这是对流离失去音讯的末代王族

的遥思；“内园今更不堪看，蝶废蜂休日易昏。

玉砌无人寒兔入，觚棱萋草野鸱蹲。”这是对京

城衰败景象的遥望；最后以“黍离麦秀今如此，

岂为梅花故断肠”作结。诚然，与黍离麦秀之悲、

亡族异代之耻相比，自我的伤感实在不值一提。 

三 

舒岳祥咏物诗，无论是象征手法的应用，典

故的使用，还是意象的营构，都有效地表现了所

咏物象的情貌，诗人创作的情境，还能引发读者

形形色色的联想，从而扩大咏物诗的表现力以及

意境的生发。 
（指导教师  张如安） 

A Study of Shu Yuexiang’s Yongwu Poems 

YANG Jing-b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Shu Yuexiang’s YongWu poems, rich and meaningful,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description, lyrics, ambitions 
and philosophy. The profound subject mainly concerns Shu Yuexiang’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his anxiety about his family 
and the nation. Most of his poems convey his sincere wishes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denunciation of flunkies, 
contradiction between aspirations and despairs, pursuit of perfect ideal personality and integrity. Shu Yuexiang’s Yongwu 
poems are excellent of using the rhetoric devices such as imagery, symbolism, and a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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